
人生感悟

大学毕业后，她和他一起
踏上婚姻的红地毯。从小娇生
惯养的她，每次去公婆家，总有
些笨手笨脚的，不是菜炒咸了，
就是油放少了。

看看婆婆皱起眉头，勉强
下筷的样子，她更加手足无措，
他却抢上去，把她烧的菜端到
自己这边，吃得狼吞虎咽。

原来，爱情就是，在外人面
前维护你的尊严，掩藏你的缺点。

她业余喜欢爬格子，几年
下来，文章在全国的杂志遍地
开花，慢慢地也出了几本书，无
论是网络还是现实中，都有了
很多的“粉丝”，稿费单更是雪
花一样飞来。

她有些得意，他却总是淡
淡的，从来不肯多夸她一句。

有一段时间，她的灵感枯
竭，心情郁闷，他却跑到旅行社
给她报名，让她去看海，去散心。

她犹豫着说，万一，万一我
以后再也写不出好作品呢？

他轻轻地拥她入怀说，傻瓜，我
不管你写了多少，发表了多少，
那只是些冰冷的数字，而我，只
想要你做个简单、快乐的小女人。

原来，爱情就是，当你成功
时，他不肯锦上添花；当你失落
时蓦然回首，却发现他的呵护
却从未远离。

因为工作，她常常熬夜，他
听人说喝蜜水对身体好，就千
方百计跑去买最纯正的蜂蜜，
路再远也不嫌辛苦；她从小体
弱，特别怕冷，一到冬天，他就
会早早地准备好热水袋，这样，

每天无论多晚休息，被子里总
是热乎乎的。

原来，爱情有时候，就是一
杯甜甜的蜂蜜水，一个暖暖的
热水袋。

下雨了，她想起小时候，总
是光着小脚丫，在水里踩来踩
去，一朵雨花，就会溅起一串笑
声，于是，一时心血来潮，她要
出去淋雨。他也追了出去，陪
着她一起，在雨天里，边走边唱。

原来，爱情就是，有一个人，
在漫漫人生之路上，无论何时何
地，一路上，都紧紧地牵着你的手。

爱情的模样
张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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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百态

心灵驿站

万家灯火

女友小菲已经是第二次离婚了，谈起婚姻，小菲
悲伤地说自己福分浅薄，总是遇不到可以给她幸福的人。

说实话，小菲是个不错的女人，工作努力，生活勤
俭，长相姣美。可是，眼瞅着众多各方面条件还不如
她的女人们在自己的婚姻里幸福着，我也和小菲一样
纳闷起来，为什么小菲就无法拥有一份幸福婚姻呢？

直到那天，办公室里那个婚龄最长的女同事说
了一句话，我才顿悟了个中原委。女同事说，婚姻就
是恒久的忍耐。已经二十年婚龄的女同事说，结婚
前几年，跟婆家的人和自己男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生
活习惯，于是彼此看不惯甚至相互攻击的现象时有
发生，但她都选择了换角度思考，把自己置身于对方
的角度，让自己理解他们的举措，在忍耐中经营婚
姻，婚姻也就越过越美满了。

想来，小菲的不幸就在于她对生活中的细节太
较真了，对于婚姻反而浮躁起来，缺少了必要的忍
耐。跟第一个丈夫离婚，是因为婆婆过多地插手小
家庭的建设，使小菲不胜其烦。再加上丈夫微薄的
工资连养活自己都有问题，更别提养老婆生儿子了，
于是小菲越想越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此时，
又有闺蜜热心分析，说什么离婚要趁早，别等到儿子
生了自己老了的时候才离婚，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足
够的筹码去寻找新生活了。

于是，怀着“下一个会更好”的梦想，小菲迅速地
离了婚，并很快找到了第二个丈夫。第一个丈夫有
的不足，第二个丈夫都没有，但第一个丈夫没有的缺
点，第二个丈夫几乎都有。这第二个丈夫嗜烟酒、打
老婆、懒惰、小心眼儿、小气，虽然有车有房，小菲却
觉得生活过得比第一次婚姻还沮丧。

忍无可忍的小菲选择了第二次离婚，现在的她
经常会后悔第一次离婚太草率，她说，如果可以重新
选择，她会选择在第一次婚姻里忍耐下去，直到云开月明。

是啊，婚姻就像一双新鞋子，你刚穿上脚的时
候，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但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鞋
码错误，只需忍耐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得合脚舒适。
如果轻易地丢下一双鞋，去寻找下一双，可能问题会
越来越多，当同时穿上鞋的人已经适应了自己的鞋
时，你却还在寻找新的下一双。

婚姻需要恒久的忍耐，无数美满的婚姻都是恒
久忍耐的结果，耐心地维护一段婚姻，不轻易放弃，
忍耐对方无伤大雅的生活习惯与做事方式，忍耐婚
姻里的不完美，就是婚姻幸福的良药。

过完春节没几天，我就住
院了。是一个小手术，却困扰
了足足一年多，原本我是不准
备开刀的。因而我找了个专
家，吃了一年的中药。只希望
能把我的病症给吃好。不过可
惜，因为我的肠胃问题及其他
一些因素，我的病一直反反复
复不见好转。最后，专家都摇
了头，说，要不，你开刀吧。

听到开刀，我汗都下来
了。活了几十年，说实话，记事
以来，我都没住过医院，更別提
开刀动手术了。还有以往在电
视里看到的，种种手术室中的
意外，都让我骇然不已。而且
这个手术后，据说每天都要换
药。一个黑龙江的朋友说，他

们那里动完这种手术，换药如
同上刑，起码要一个月，但她
说，你就当自己是江姐吧。我
苦笑，说，若是江姐也天天换
药，估计早就招了。想想，不开
不行，最终，我还是咬咬牙，只
好上了。这完全没有选择了。

手术一周后。疼痛感渐渐
少了。便在医院开始了生活，
也不能多出去走动，只能在病
房的楼道中走来走去。也不能
回家，每天早晚要换两次药，还
要照光，回家不方便。换药也
没有朋友说的那么疼，有时换
完药还觉得痒痒的，怪舒服。
每天站在护士台前，或观望，或
聊天。医生、护士也没印象中
的那么冷漠，没事还能开上几

句玩笑。看当天晚上有谁需要
灌肠，第二天谁就要动手术
了。看到灌完肠的人，托着屁
股，急匆匆地往病房的卫生间
跑。就笑，盯着他（她）远去的
背影放肆而大声地笑。

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大部
分的日子，都像是在疗养。没
有想象中的嘈杂，或是脏乱。
医院很干净，比家里还干净。
没有电视，少了网络，也不觉得
无聊。一个病房6个人，没事就
对着谁调侃一阵，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时间就像是上了发条
似的。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半
天，一天，也就过去了。

出院的日子到了。以前是
胆战心惊的不想去住院，现在
反而有些离不开医院了。那些
熟悉的人或物，反而让我有点
舍不得。不明白，自己这到底
是怎么了。人有时候，还真是
矛盾的动物。

有时候我想，有些东西，不
是你想不想经历的，而是你必
须要去经历的。也许，你经历
了，或许会感受到另一种美好
和真实。

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会珍
惜，珍惜人生接下去的每一条
路，无论是幸福，或是坎坷。往
往幸福中充满了苦涩，坎坷中也
充满了欢笑。福兮祸所伏，祸兮
福所倚。与其伤心痛苦地来面
对，还不如微笑轻松地去迎接。

套用最近比较走红的《非
诚勿扰》主持人孟非的书名来
说，随遇而安。

本版插图 涛 涛

薄暮时分，看见一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子，站在
紫藤花长廊下，握着手机不停地向对方哭诉：“我还
能怎么样，看在孩子的分上，我什么都忍了，他还是
这样无情，我还能怎么样？”她的肤色黯黄，一束乱发
潦草地扎在脑后，臃肿的身材，盛在暗红色的水桶长
裙中，偏偏又随意穿了一双蓝色的皮鞋，这颜色混搭
的，真是不好看，也许，她什么都做得很好，唯独忽略
了自己，于是她的百般好，都跟着她的样子，一起黯
然了。

很想走过去告诉她，能怎样的事太多了，首先，
要把自己收拾漂亮，下一步，他不是你生命中唯一重
要的事……

突然想起我读书时，同桌的父母一连几年都吵
嚷着要离婚，有一天，我去同桌的家里，她的父母刚
刚吵闹完毕，屋里一片狼藉，她的父亲摔门走了，母
亲穿着一件洗掉了原来颜色的睡衣，一头卷发，乱得
像鸡窝一样，躺在凌乱的床上不停地哭着，无人理
她，她就数落给自己听，说那男人是怎样的无能，工
资又是怎样的微薄。而我同桌，已经懂得照顾自己，
正忙着在厨房里给自己煮方便面吃，母亲的眼泪，她
见的太多，已成寻常，

有一次见她母亲少女时代的照片，瘦弱腼腆，眉
目清秀，毫无烟火味，真是无法和她现在的模样联系
一起，让人怀疑，果真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是，那琉璃
一样不染尘埃的少年，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长大后，我的同桌宁可漂流在外，也极少回到那
个亲情淡薄的家，一次见她笔下的素描，凌乱的背景
里，临窗坐着一个寂寞沧桑的老妇人，活似她那半生
都做着怨妇的母亲，心中一惊，原来少时的经历仿佛
烙印，烙在她的心底。谈起她的婚姻，她笑道：“如果
真有不爱的一天，不负气，不报怨，和气分手，也是很
好的收场。”

很欣赏她这淡定的观点，也明白这样的淡定背
后，是淬过了少年伤感光阴炼得的，因此，她不会和
母亲一样再走相同路。

一切物体不可抵挡时间的洪流，事入眼帘，还会
依次被冲走，得到手中，也要做好被带走的准备，幸
福一生当然好，万一他给你带来失望与伤痛，何苦再
浪费时间，去恨这人，和他争，和他吵？想法让自己
活得幸福，才是最好的报复。

而时间也很仁慈，有一天，总会发现这些怨过恨
过的光阴，早已成为时光随手带走的垃圾。

婚姻幸福的良药
高耀美

花季雨季

不做怨妇
伊 尹

随遇而安
崔 立

人在途中

经历了花红柳绿，阅遍了
桃枯李荣，四十岁的女人常以“过
来人”自视，待人接物应付裕如，说
话办事八面玲珑，在亲情、友情、爱
情、人情、世情之间闪展腾挪，更
显风姿绰约，仪态万方。

女人四十重亲情。“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女人四十，已为
人妇、人母，亲身体验之后，愈
加珍惜亲情。“一番相见一番
老，难得几世为弟兄”，在亲情
的环绕之下，女人四十如沐春
风，天高地阔，感受着世间的美
好，体味着亲情的温暖。

女人四十重友情。女人四
十，贝多芬的叮咛言犹在耳：“人
生没有友谊的滋润，便是一片
荒漠。”于是，“婚前好友”、“闺中
密友”、“婚后诤友”统统地“普遍
联系，重点发展”，闲时短信问
候，巧时酒桌相逢，闷时电话倾
诉，乐时携手逛街。朋友林林
总总，四十女人读得一纸透明：
禀性、爱好、口味等等诸般，了如
指掌。在友情的滋润之下，四
十岁的女人活得精神愉悦，健
康向上，操持稳重，心态阳光。

女人四十重人情。世事洞
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女人四十虽然因事务繁忙、家
事繁琐、俗务缠人而无暇涂鸦，
却也煮得一壶浓郁人情咖啡。
曹冲七岁称象，女人四十称人
情，孰轻孰重，送花塞钱，男人
不懂，只管听女人的便是了。
依令而行，准保无差——女人
四十，家中一宝呢！

女人四十重爱情。女人四
十已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对爱情有了更深
的体会和感悟。四十岁女人的
爱情观有些匪夷所思：不谈爱
情。她们很少在人前人后谈论
爱情，因为她们的婚姻大戏已

上演多时，剧情已经洞悉，所以
她们把自己的爱情深藏不露，
深信“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只用平凡的日子和
悉心的呵护，来青葱属于平民
的爱情之树。

女人四十，最最看重五门“功
课”。一曰健康。健康为1，诸事为
0，1之不存，0们焉附？二曰梳妆。
女人四十如西子，浓妆淡抹总相
宜。是故，女人四十，或素面朝
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或眉间淡施粉，粉面含春威不
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素手纤纤，
女儿本色，自然是魅力一族；轻
妆淡抹，勾勒年华，却也不失红
颜风韵。三曰书卷。四十女人，
存诗书于胸襟，必如佳酿，回味
悠长，韵味无穷。四曰休闲。
女人四十，可以旅游，踏遍三山
五岳，泛舟江河湖海，爱情真谛
自然悟出：此生只为好风景而
停留！可以K歌——在老歌遥
望过去，在新歌中憧憬未来，K
歌可以让四十女人懂得：“绽放
的，凋零的，都很美丽；爱过的，
恨过的，都是幸福！”

女人
四十

刘 锴

楼道的第一个声控灯坏
了，推开楼门，无论你发出多么
大的声音，灯寂寞地挂在上面
一点反应也没有。

一楼的王叔说找物业，物
业会派人修理的。

王叔对门的李姨同意王叔
的意见。

二楼三楼的住客也坚决支
持，因为每个人下班回家都需
要那一片光明。

王叔打电话了，物业说第二
天派人来。

可第四天了物业还没来。
李姨抱怨，这是什么物业

啊，一点不把居民的事当回事。
王叔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说物业那帮人得过且过能糊弄
就糊弄过去了。

楼上的人非常赞同李姨王
叔的说法，大家举例说明慷慨
陈辞，说到日落西山，最后各自

满足地去了。
物业还是没有来。
第二天来了个收废品的老

头。一楼的门开着，可是灯不
亮，光线还是很暗。老头看了
看头顶那只发不出光亮的灯，
伸出脏兮兮的手碰了碰灯泡，
哇，真神奇，灯竟然亮了。接触
不良，接触不良，老头嘴里念念
叨叨顺手拧紧了灯泡。

王叔李姨注视老头的目光
很惊讶，老头利落地收拾好一
堆旧报纸，推开门走了。

那只灯恢复如初了，它真
敏感，只要你发出一点声音，它
便回送你一地光明。

敏感的灯泡
侯焕晨

我严厉地对她说：
“你的脚不像是在六个星期里走

了差不多一千公里，鞋底差不多磨
得像纸那么薄的人的脚，相反，却
细嫩得像婴儿的脚一样。小姐，你
不是用这双细嫩的脚，而是坐在德
国汽车里，舒舒服服到里斯本的
吧？”

迪克特拉小姐被打垮了，她自
己也明白这—点。她还想说什么，
但是我默不作声地、
带着嘲弄的神情望着
丝 袜 里 那 双 小 巧 的
脚。

她最后供出了实
情。她爱上了一位德
军中尉，答应为他们
工作，德国人已经知
道蒙毛斯公爵要飞往
里斯本执行国际红十
字会的一项使命，而
且知道他在女性方面
的弱点以及战前他在
荷 兰 有 不 少 贵 族 朋
友。得如这些细节之
后，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十分精密的
计划，为迪克特拉小姐和他的邂逅
做了安排，而这位小姐又说同公爵
的一位朋友早有交往。

不久前，逃亡的通道遭到破
坏，安东和比利在里昂以南被捕。
迪克特拉小姐说她在通过荷兰时一
直陪着这两个人，掌握有德国情报
局的情况，她就得到了公爵的好
感。一旦在英国受到盘问，还准备
好了说词。德国情报局估计到公爵
会为她作保，讯问必然会不了了
之。假如运气稍微好一点，完全可

以实现其狡诈的计划。
我让人把公爵和基地司令叫

来。公爵来到时还在指手画脚，十
分激动。我打断了他的话：

“你的同伴，你家的世交，刚刚
供认她是为德国人效劳的。她必须
在这儿写下供词，再签上字才能离
开。阁下可能被指控为同谋，但我
不想拘留你。你可以走，不过处在
警察的监视之下，直到事情完全弄

清为止。你的护照
被扣留了，未经允
许，你不能离开伦
敦。”

房间里出现了
炸弹要爆炸的紧张
气氛，但是，炸弹
终于没有爆炸。公
爵 羞 愧 地 离 开 了 ，
他已经知道，爱莫
能助了。

故事就这样结
束了。迪克特拉小
姐没有受审，法律
上对她的起诉不值

得渲染。也许有影响的人士认为，
把一个贵族成员牵进一桩间谍案中
不大合适。迪克特拉小姐在整个战
争期间一直都被隔离，战后才被遣
送回荷兰，因叛国罪而受审。

公爵本身是完全无辜的，他从
来也没有想到要帮助一名间谍，像
许多人那样，他被一个“漂亮的小
脸蛋”和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弄得
神魂颠倒。不过，我相信他
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完）
译林出版社出版 26

昨晚前来拜访泷良精的那两个
体格健壮的男人究竟是谁？他们好
像吵了架，可究竟是为了什么？

添田猜测，泷突然逃离东京，躲
到浅间温泉，与这两名男子的访问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两名男子追
踪来的那个晚上，泷良精决定退房离
开。他并没有回到东京，而是选择了
比浅间温泉更为偏僻的奥蓼科作为
藏身之处。

泷一定是嗅到了某种危险。他
之所以匆匆逃离东京，肯定也是因为
恐惧！

这种恐惧，也许与他将久美子介
绍给笹岛画家当模特这件事有关。
也就是说，笹岛画家的自杀也好，泷
良精的逃难也罢，都源于久美子。当
然，并不是久美子本人，而是她的父
亲野上显一郎！

“有人在威胁泷良精！”

添田在茅野站下了车，又打车前
往泷良精下榻的旅馆。

这座旅馆有三层楼高，规模还算
大。添田当即掏出了泷良精的照片
询问服务生。

“这位客人的确住在我们旅馆。”
女服务生看了看照片回答道，“不过
现在不在房里，他散步去了。”

添田决定自己出去找寻泷的踪
迹。他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沿着坡道
向上走着，看见了一
家吃茶店。

这时，一条岔路
上闪过泷良精的身
影。直到添田走到
他身边，泷良精才发
现 来 人 竟 是 添 田 。
他大惊失色，眼睁睁
地看着添田步步逼
近。

添田鞠了一躬，
走近泷。

“ 泷 先 生 ，您
好。”

“……”
泷半天没有吱声。看来他吓得

不轻，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原以为您在浅间温泉，就找

了过去，发现您不在，就立刻赶到这
儿来了。”

泷阴沉沉地迈开步子，脸色有几
分惨白。

添田和泷沿着宽敞的红土路缓
缓下坡。

“你找我有什么事？”泷平静地问
道。

“听说您辞去了世界文化交流联
盟的工作？”

添田知道这一次泷已无处可逃，
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提问了。

“我问你！”泷突然提高了嗓门，
“这种事儿还能成新闻么？我辞去联
盟的工作这件事，值得你一路追到这
儿吗？”

“值得！您对联盟的工作一向满
腔热情，也把联盟的业绩苦心经营到
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您，居然会如
此突然地辞职，而且事先没有和其他
理事商量，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

泷又默不作声地走了起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泷轻

声说道，“只是累了而已，想休息休
息，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泷先生，”添田赶忙说道，
“这样也应该和联盟的主管们商量商
量啊，我觉得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
不打一声招呼，自说自话地辞职的。
在我们看来，您这次是把辞呈甩给了
联盟。”

这句话让泷有了反应。泷的脸
上现出动摇的神色。

“你这话当真？大家都是这么想
的？”

“有一部分人是这么想的。如果
事实并非如此，还请您把辞职的具体
原因告诉我。”

“我只是累了而已。”泷依旧不肯
松口。

“泷先生，您认识笹岛画家吗？”
添田不动声色地瞥了泷一眼。

对方的神色看起来十分紧张。
“认识。他是我的朋友。”泷低声

回答。
“报社的前辈也是这么跟我说

的。您知道他去世了吗？好像是在
您出发之前……”

“我知道，我在浅间温泉的旅馆
看了报纸。”泷的嘴唇紧抿，一个字一
个字地往外挤出回答。

“是吗……想必您一定很吃惊
吧？”

“那是当然。那可是我的朋友啊……”
“有人说笹岛先生不是病死的，

而是自杀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他自
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我出发
来到这里之前，搜查当局也没有头
绪。泷先生，您既然是笹岛先生的好
朋友，肯定有线索吧？”

“没有。”泷从口袋里摸出烟，回
答道，“我和笹岛已经很长时间没见
面了，怎么会知道他为什么自杀。”

无法说出口的秘密
空气清新澄澈。远处山峰的褶

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笹岛先生的死存在着疑

点。”添田说道，“在他作画的三天里，
笹岛先生特意让家里的女佣不要去
上班。这可真是怪了，既然叫来了模
特，不是更应该让女佣留下来招待客

人吗？为什么不让她
去上班呢？”

泷 良 精 一 脸 痛
苦地听着。

“ 还 有 一 件 怪
事。笹岛先生为那位
姑娘画了八张素描，
可是他去世之后，那
些画却全都不见了，
仅留下一张画到一半
的。画家很喜欢那位
模特，想必那些画肯
定很不错，所以我觉
得他不太可能会把画
撕毁。这就说明，画

是被人偷走的。真是不可思议，为什
么会有人偷走这些画呢？”

“那位模特是我介绍的。”泷忍无
可忍，主动道出了实情，“素描丢了这
件事是真的吗？”

添田装做刚听说这件事的样子：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原来还有这
样的联系……这位小姐，是您在工作
中认识的吗？”

“不，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
“那这位老朋友认识笹岛先生

吗？”
“和笹岛没关系……那人已经死

了。另外，我劝你最好不要再查这些
无聊的事情了！”泷带着些许愤怒的
语气说道，“笹岛是我的朋友，我不想
让他变成你们挖掘新闻材料的对
象！”

“是吗？”添田平静地回答，“新
闻，就是要不断追求真相。不让事情
不了了之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您
是我的前辈，我在您面前说这些可真
是班门弄斧，不过我觉得您应该是能
体谅的。”

“这我明白。”他恢复了平静，“人
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谁都有
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活人还有
权利辩解，可死人就没有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年轻的记
者追问道。

“添田，这世上有许多难事。有
些人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死了……
我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这样的秘密。然而
我现在还不能说。总有一天……等我快
死了，也许就能说了吧。眼下我还死
不了，没事。你看——”泷举起手，

“我正在如此美丽的乡间散步，深感
生命之美好。添田，我还死不了呢。
你要盼我死，估计是没希望了，你还
是把这件事给忘了吧。”

那并非之前冷淡的泷良精。此
刻泷对年轻晚辈的关怀，如秋
日暖阳一般细腻无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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